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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人堂·陈早挺

笋形水滴
在网上看到一则2013年的“旧闻”：

陈鸣远制作的段泥点彩笋形水滴，在中国
嘉德以115万元成交。

特意在网上查了陈鸣远，发现他可不
是一般的人物。

陈鸣远出生于紫砂世家，是清康熙年
间宜兴紫砂名艺人，被称为“壶妖”。

陈鸣远多才多艺，除了制壶，还制作
了许多案头陈设的清供雅玩和文房用具，
笋形水滴就是其中之一。整件作品细腻
写实，栩栩如生，令人拍案叫绝。

看到这个笋形水滴，我想起了二十多
年前，曾在宁波妇儿医院附近的一家宜兴
紫砂壶专卖店，买过一个类似的笋形水
滴。这个笋形水滴，不知道是谁制作的，
估计不会是名家，当时没花多少钱买下来
的，但也制作得形象逼真，让人爱不释
手。这个水滴，一直放在幸福苑家里的书
架上。

我很喜欢这个笋形水滴，还专门写过
一篇文章，题目叫《笋形水注》，发表在
1999年1月9日《宁波晚报》副刊版。

这里应该解释一下“水滴”了。我在
那篇文章里曾写道：“水注，又名砚滴、书
滴、水滴、研滴、滴子。”所以“水滴”和“水
注”是同一种东西的不同称谓，它是磨墨
时往砚台滴水的一件蓄水文具。

清代胡煦在《周易函书别集》中提到：
“书滴，上下两孔，故可以泄水。此即坎卦
上下两阴而中阳流动之义。若使塞其一
孔，则一孔不泄。”

后来，这个笋形水滴在一次搬家中不
见了，怎么找都没找到。我非常希望有一
天能在什么地方忽然发现它，但奇迹一直
没有出现，大概率是在搬家时弄丢了。东
西没找到，但有几次它在梦里出现了，仿
佛还在书架上摆放着。

也许老天爷知道我喜欢，就给了我重
新拥有的机会。老的没找到，让我发现了
一个新的。我在鼓楼一家小店里淘到了
这个新的笋形水滴。这个水滴，和我原先
的那个不仅大小差不多，而且形状也很类
似，不同的是，颜色比原来的要偏淡黄些，
而且这个水滴的笋背上多了一只青蛙。
这只青蛙的形象倒也逼真，但我很不理
解，为什么笋背上要放一只青蛙？这里有
什么典故吗？我网上查了一下，找不到答
案。

这两个笋形水滴，我更喜欢老的那
个。加了青蛙，破坏了笋的整体性，有点
画蛇添足。虽然有美中
不足，但我还是把它买了
下来，重新把它放在了书
架上。

我又拥有了笋形水
滴。

一转眼，2023年即将过去。
这一年，我进入了在东钱湖

边摄影的第七个年头。至此，我
已更加熟悉那里的地理环境、人
文历史和民俗风情等，这给我的
摄影创作带来不少益处，知道何
时、何处能摄取何类图景，但难
免因视觉疲劳遇到创作“瓶颈”，
不知何法、何技能实现创新突
破。不过，多年养成的热爱摄
影、知难而进等习惯，促使我持
续在东钱湖边漫步，不厌其烦地
从事摄影创作。

这一年，几位好心的摄友建
议我少拍东钱湖的照片，多到异
地尤其是都市采风。对此，我觉
得有其道理，且会适当调整。

但是，今后数年我仍会将东
钱湖一带作为摄影主创地，续圆
我的“潜湖”“掘井”之梦。不才
以为，摄影创作应像读博那般，
选择某一领域并专心致志地探
索，努力走出一条有特色的摄影

之路。
这一年，我在东钱湖边拍的

照片，看似随意取之，实为有心
拍摄，主要关注了大时代背景下
的小地方、小人物和小事情，许
多照片均有用处。有的配上文
字后及时发表的作品，我视其为
平民新闻照片；有的已存入相关
文档，拟用于长期类专题组照；
有的将作为视觉档案，迟早会捐
赠给有关机构收藏。

这一年，随着疫情消退和
建设加快，东钱湖一带面貌日
新月异，可谓店家频增，游客纷
至，新事涌现，这给我提供了新
的创作元素。因而，我的摄影
作品添了现代
时尚气息，减了
传统生活内容，
多了充满活力
的青年，可惜少
了守候故土的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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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月月1919日日，，洗衣和捕鱼的老年村民洗衣和捕鱼的老年村民。。

4月26日，品尝小吃的美国游客。

11月25日，小“穆桂英”和游客。

4月15日，小学生
在湖边冲洗自行车。

88月月2626日日，，黎明时分捕捞鱼虾的渔民黎明时分捕捞鱼虾的渔民。。

8月3日，瓢泼大雨中仍
在街头品尝美食的母女。

10月5日，韩岭老街，游
客推着各自的宝贝逛街。


